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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分或有两种情形。一种体现
在日积月累，比如终日相伴的亲人，
朝夕相处的同事，定期相聚的老友，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记得有
次参加朋友孩子婚宴，有几桌席卡
上写的是“男方父亲相识十年朋友”
“男方父亲相识二十年朋友”，当时
我想，难道坐下去前还得算算已经
相识几年？当然我知道这是戏谑，
却体现出主人对缘分的珍视。
另一种便是一面之缘，这是我

们的日常。人海茫茫，每天都会偶
遇各种陌生人，不多时便在大脑皮
层烟消云散。若能刻入记忆，定有
打动心灵的“桥段”。尤其是在旅
途中，特定场景相遇，特殊
时刻交集，比如，裹着军大
衣在黄山顶上等日出，瑟瑟
发抖中相谈甚欢；两个迷路
人，互助走出沙漠深处……
虽一生仅见一面，定是终生难忘。
记忆中的“一面缘”，有两个特

定影像，时间越久越清晰。
一次，我们一行结束宁夏之旅，

11点多就到了银川河东机场，办好
手续在9号登机口附近坐定闲聊。
飞机按说下午1点29起飞，可近1

点仍无动静。正疑惑，忽听广播里
喊我等的名字：飞机马上就要起飞
了，请速到15号登机口登机。我们
大惊，拖着行李箱一路奔跑。验票
进去，接驳的大客车已经开远，只有
一辆豪华中巴在。车上一老者，头
发后梳一丝不苟，清癯脸庞淡然微
笑，有种高知的“范”。旁边一位秘

书模样的说，刚才你们迟迟不到，满
车旅客吵嚷着，这车本是专门接头
等舱的，他关照让大客车先开，特地
在等你们。老者摆摆手，平静地道：
“这不能怪你们，我们多等几分钟也
无妨。你们的登机牌一定是换得太
早了，后来改了登机口，你们却不知
道，机场的广播声音也听不清，机场
是有点失职的。”待小车开到飞机
旁，大客车上乘客刚登机完毕。我

随着中巴车上的人最后一
个登机。瞥了一眼端坐在
头等舱的老者，他依然微笑
的模样，是留给我最后的形
象。尽管有关他的信息一

无所知，至今和他也没有任何交集，
但他那干练又慈祥的音容、淡定而
睿智的言语、公允且得体的举止，刻
进了我的脑海。
再一次是在南通。上午活动结

束，尚未到饭点，我和夏先生便到周
边走走。在离军山公园不远处一条
山阴道旁，忽见一人，头戴大檐帽，
大步流星向我们这边走来，远远望
去，防紫外线面罩特别醒目，那原本
可严严实实盖住两颊的军绿色遮阳
布，因为走得热解了开来，如招风耳
朵那般来回晃动。走近了，看清是
个驴友，那双肩背的行囊，上顶颈椎
下过腰，该是他日夜相伴的最亲密

伙伴。我们互打招呼，就在路边林
荫下聊起来。他年过花甲，来自重
庆，网名“爱山”，立下退休后重走长
征路的志向，历时7个月，在2015年
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徒
步到达陕北吴起镇。之后一发不可
收，走完了长城，又走长江，他谓之
“三长”。此刻是行进在通往长江入
海口——上海的路上。“走‘三长’，
最艰苦是走长江，路途长路况复杂，
从重庆巫山到湖北巴东，翻山越岭
就走了6天。”他回忆道。我们好奇
询问他徒步动机，他说，就是一个普
通人的愿望，或者说是人生理想
吧。“好在过了南通，离终点不远
了。”他信心满满。当时正值中午，
无一行人，我们三人就分别用手机
自拍了大头照，送上祝福后分手。
说实话，我真是被他坚毅而执

着的精神感动到了。时时想起，遗
憾当时未加微信，不知他又在用脚
步丈量哪块大地。忽然想起他说过
旅途发“美篇”，我便搜索“爱山”，果
然是他。他在《寻梦长江游记》南通
篇里，把我们三人合照也发在上
面。于是我通过留言，两人加了微
信，续上那难忘的“一面缘”。这些
年，他走完长江走京杭大运河，又走
完滔滔黄河，实现了他走“三长两
河”的梦想……如今刚刚走完流经
他家乡的嘉陵江。我在朋友圈里为
他的行踪点赞，为他的毅力喝彩。
有道是，生命是一种缘。独特

的“一面缘”，会铭记一生，因为时时
为崇高所感动。

江天舒一面缘
莘庄镇名在《崇祯松江府志》（1630

年版）卷之三中就有记载：“莘庄镇。一
名莘溪。”这表明，明代时，莘庄是以河流
名为镇名的，或者说它有两个镇名。这
是上海现存地方旧志中，最早记录“莘庄
镇”的志书。莘溪是一条市河，由西向东
贯穿莘庄镇中部，为适应市政发展需要，
1964年11月起莘溪填河，完工后建成现
在的莘浜路。市地方志办公室杨杨博士
帮我查到比“府志”早62年的资料，即初
刻于明隆庆二年（1568年）的《江南经
略》，书中也有上海镇“西南至莘庄镇华
亭县界三十六里”的记载。
主持人康辉在“央视频”“咬文嚼字”

小课堂中盘点全国易错难读的地
名，他从上海开始，第一个便是闵
行区和莘庄镇，他说“上海有一个
闵行区，不要读成闵x?ng区……
闵行区有一个地方是莘庄镇，这
个字就是‘莘莘学子’的‘莘’，可
是在这里要读‘xīn庄镇’”。镇名
“莘”不能读成shēn，路名也不能
读错。莘庄地区带“莘”字的路名
共18条，其中“莘”字头的有16

条，如莘沥路、莘凌路、莘潭路等，
带“莘”字的2条，是七莘路、虹莘
路。这18条路名中的“莘”字，无
一例外都要读成xīn的。
“莘”字的读音问题，三四十年前早

就出现了，主要是在新上海人、新莘庄人
中间。现在的他们融入上海已久，加上
地铁、公交日常的准确报站，“莘（xīn）
庄”的读音已经不成问题了。可是如今，
新问题又出现了——这些地名进入广泛
使用的语音导航后，“莘”字的读音就非
常混乱，比如：“前方红绿灯路口右转进
入莘（xīn）松路，左转进入莘（shēn）北
路。”还有这样的语音：“正在前往莘
（shēn）凌路莘（xīn）北路。”而在莘庄镇
区南面，还恰恰真有一条“申北路”呢。
“莘”字读音问题还上了热搜榜。

宋代《集韵》中有“莘”字，义项之一
是“音辛，细莘，药草”。“莘”是个形声
字，艹字头表示它是一种植物，“辛”是它

的读音，“莘”字应读
xīn。乍看“莘庄”之名
似乎同药草“细莘”有
关，有的研究者进而认
为因莘溪两岸长满了
“莘”这种植物，所以称“莘庄”的。我在
阅读明清等文献时一直留意着“莘”的出
处，并没有看到有这类记载。而据权威
的《上海植物志》介绍，细辛（莘）“主要分
布于欧洲……上海有1种”，“佘山有分
布，生于杂木林下”。原来，“细辛（莘）”
在上海是种少见的“稀有植物”，也不是
生长在河岸边的，怪不得我从未看到过
其真容。1970年5月版《上海常用中草

药》一书，是特地为农村赤脚医生
编写的，共收录了480多种药
草。介绍其他很多药草时，既有
文字介绍也有精细的插图，每种
篇幅都要占两至三页，而对细辛
（莘）的介绍只有区区六十来个
字，连学名也未列出，也没有插
图，可见它在上海是如此“小
众”。在80年代上海第一轮修志
中编修的《莘庄镇志》，有“莘庄镇
因跨莘溪而得名”的记载，新编
《上海县志》也是这样记载的，都
是先有“莘溪”之名，后来又名“莘
庄”的，这同《崇祯松江府志》的记

载相一致。如此看来，莘庄的“莘”字来
自“细辛（莘）”的可能性可以排除掉了。
“莘”字的xīn音，除了与“辛”字相通

外，文献上没有更早或过多的记载，从
《集韵》推测，最晚在宋代就已出现xīn的
读音，不然辞书不会记载它。这个读xīn

音的“莘”字，是通过口口相传，一代代传
承至今的。方言词语的古音都是这种方
法保留下来的，例子很多，举一个大家熟
悉的，浦东有条河流，历史上一直称“王
家浜”，原住民也都知道这个“王”不读
w?ng，而读y?ng音，“王家浜”就读“y?ng

家浜”，这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古音。这
个读音流传至今至少有一千多年了，只
是在当代出现变异，“王家浜”连名字都
已被改为“姚家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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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10点，我正在写作。智
能音箱自动响起：“主人，到时间
了，您可以休息啦！”我的智能台
灯也同时熄灭了。
去年4月，我买了一台智能

音箱，为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晚上提醒你睡觉，早晨6点半播
放音乐唤你起床。平时，想了解
天气预报，想听新闻、音乐、戏
曲、相声等，只要喊一声“播
放???”就行。你也可以让它开、
关智能台灯，或调节亮度。智能
音箱让语音交流和听觉享受代
替常看手机造成的视力困扰，为
老年朋友带来健康和乐趣。

ChatGPT发布后，我好奇地
使用了中文版尝鲜。对有些提
问，AI干脆说：“我不能回答。”问
它为什么？它说：“我们的中英
文版本有很大的不同。造成这
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一种可能

性是设备没有
获得足够

的电力。另一种可能是该设备
的电池没有充电。”我说：“主要
应该是没有收集和学习到更多
的中文单词吧！这世界上有太
多人是用中文的。希望努力完
善。”AI却反驳说：“我觉得最主
要的问题是你的汉语词汇不
多。这世界上说中文的人太多
了。所以我
希望你们努
力提高自己
的技能。”真
有些强词夺
理！首次对话在争论中结束。
有老朋友赞赏说：“一位87岁的
智叟，在智斗ChatGPT的87人！”

三个月后，我与ChatGPT进
行了第二次对话，问：“你了解中
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情
况吗？”它进行了详解，但说的却
是1950年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
究所在甘肃某基地进行的第一
次核试验。我告诉它：“你说的

是第一次核试验。第一颗原子
弹成功爆炸应该是在1964年10

月16日下午3时。”它回：“非常
感谢您的指正！感谢您的留言
和分享重要历史知识！”
第三次是聊天问诊，关于膝

盖疼痛的诊治与康复。我说：我
是个87岁的老人。几年前，我的

右 膝 盖 疼
痛，用了一
年 时 间 解
决；后来左
膝盖疼痛，

用了半年时间消除。最近的左
膝盖疼痛，根据以往的经验，参
考一位骨科主任大夫的“有时膝
盖疼痛是由骨周围的筋痛造成
的”观点，我用10天时间，基本解
决了问题。最后AI医生说：“非
常感谢您的分享和经验。您的
坚定信念和正确治疗方法是值
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后来，我也与国产的“文心

一言”进
行 过 对
话。我让它为我制作一个“原子
弹的故事”PPT。它说，它不太擅
长制作PPT，但提供了一则关于
“原子弹的故事”PPT的详细大
纲，非常不错！我问，你知道柳
襄怀在金茂大厦作科普报告“干
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两弹一星’的故事”吗？都有些
什么评价和反响呢？没想到，它
居然对我的报告意义、听众的评
价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都写出
来了。并且说：“总的来说，柳襄
怀的演讲，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和
赞誉。不仅让更多人了解了‘两
弹一星’事业的重要意义，也为
中国的科技发展史增添了一份
珍贵的记忆。”有趣！
注视、关心和跟紧人工智能

的发展，能让生活更添精彩与方
便。期盼着有朝一日，能有一个
机器人来家为老服务。

柳襄怀

人工智能情趣浓

我家住在阳澄湖畔，
往年金秋十月，大闸蟹一
开捕，儿子就可以大饱口
福。今年，儿子中秋节没
回家，国庆节也没回家，选
择留在学校
准备考研，
距家近一千
公里。我和
妻很想念儿
子，知道他也很想家，于是
我们决定买些大闸蟹，再
带一些其他食材，乘高铁
去儿子那儿小聚。
买好高铁票后，我们

又在网上订了民宿，位置

就在儿子学校对面。去儿
子那儿的前一天傍晚，我
去一户蟹农家精心挑选了
二十只个头较大的母蟹。
蟹农把蟹捆扎好，整齐地

摆入保温盒
中。这时，
恰巧儿子打
来电话，告
诉我刚上完

课，这几天宿舍就他一人，
声音中流露出疲惫和孤
单。我说明天带大闸蟹过
去慰劳他，他让我们不要
来回奔波，免得太累，但听
我说已经订好高铁票，一

定过去，他的声音立马亮
了起来。
第二天，我和妻起了

个大早，带着女儿赶往高
铁站。车站内人头攒动，
我们的行李较多，进站时
出了一身汗。直到上了高
铁，心才踏实下来。高铁
在大地上飞驰，风景在窗
外掠过，儿子成长过程中
的一帧帧画面在我脑海中
不断闪现。

10月2日下午三点
多，终于到达一千公里外
的目的地。妻忙着洗菜做
饭，我忙着清洗冰箱。清
洗结束，我在冷藏柜里铺
上一块湿毛巾，把大闸蟹
一一摆好，小心翼翼地在
上面盖了一块湿毛巾。蟹
农告诉我，像这样保存，哪
怕放上四五天，蟹还是活

的，而且口感不会变差。
晚上，我们一家四口

围坐在餐桌旁。桌上都是
儿子爱吃的美食，有红烧
排骨、油爆大虾、青椒炒肉
丝，当然还有那盘清蒸大
闸蟹。儿子吃蟹相当讲
究，必先倒醋，再放蒜蓉，
蘸着料吃。吃蟹腿的时
候，他总是先在关
节处掰开，接着轻
轻咬开关节两端，
放进嘴里用力一
吸，白嫩的蟹肉就
出来了，毫不浪费。儿子
啧啧称赞美味，脸上写满
了幸福和满足。
我们边吃边聊，儿子

介绍他近期的学习生活情
况，我和妻则叮嘱他要照
顾好自己。空气中弥漫着
一缕缕蟹香，回荡着一阵

阵欢笑。晚饭结束后，我
和妻收拾碗筷，儿子陪妹
妹玩。“爸爸妈妈，快来
看！”听到女儿的呼喊，我
和妻走到桌前，定睛一看，
儿子竟用蟹腿壳拼出了
“谢谢”二字。“老爸老妈，
谢谢你们大老远过来给我
送大闸蟹！”我和妻相视一

笑。“蟹”和“谢”读
音相同，没想到儿
子会用这样的方
式表达感恩之心。
看《舌尖上的

中国》，曾听过这样一种说
法，每个人的味蕾中都有
独特的基因密码，携带着
关于家的食物记忆。这次
送蟹之旅，让我对这句话
有了深刻的体会，同时也
让我们一家人的心靠得更
近，贴得更紧了。

周 飞

千里送蟹

童年，就像一只鱼缸，折射着记忆
五彩斑斓的光芒，装满了数不清的快乐
往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学校组织学生

去西郊公园春游，“金鱼廊”中各种漂亮
的奇异金鱼深深吸引着我们，不少同学
趴在嵌在墙壁里的金鱼缸边看了又看、
瞧了又瞧，久久不肯离去。没多久，弄

堂里就刮起了养金鱼风。一时间，大人们都忙了起来，
自己动手敲金鱼缸的随处可见，三角铁、铁皮……在厂
里做钣金工的家长们可大显身手了，他们不但有材料、
有技术，还有制作工具。我父亲不会做鱼缸，哥又去了
农场，看到邻居家一只只敲成的金鱼缸，我羡慕得不得
了，可也无奈，只好用家里的大口瓶养了几条单尾小金
鱼。没想到，没过几天，邻居石家的铁皮金鱼缸漏水
了，决定要重新做只三角铁缸，便把坏的那只送给我
了。我用刀片把四周嵌的油石灰全部
刮掉，买回新的油石灰小心翼翼结结
实实重嵌了一遍，居然不漏水了，欣喜
若狂。我用零用钱去秀水路的摊头上
买来了十几条“水泡眼”，将已在面盆
里放置了一天一夜去掉了漂白粉味道
的自来水倒进鱼缸。“水泡眼”游来游
去，大大的眼睛，小巧的鱼鳍，身披闪
闪发光的“袈裟”，看得我心花怒放。
可没过多长时间，好几条“水泡

眼”翻“白肚皮”了，漂在水面上，我连
忙叫来邻居小伙伴，他们一看，都说是
喂得太饱，胀死的。我心如刀割，默念
着剩下的几条能平安无事。次日早
晨，一看居然都活了下来，我那高兴劲
可别提了，又去秀水路买回了几条全
身乌黑的金鱼。那些日子，口袋里为数不多的零用钱
不是买金鱼就是买鱼虫。为了节约成本，我约了弄堂
里潘文宝、余友康去长风公园附近的小河里去撩鱼
虫。我自制了网兜：把母亲单位发的口罩拆开来，用几
层纱布和粗铁丝做成漏斗状的网兜用线缝住，网柄是
在人家竹篱笆墙上拔出的竹竿，放鱼虫的桶是吊井水
用的铅桶。周末上午，我们三个出发了。
听弄堂里撩过鱼虫的小伙伴说过，鱼虫喜欢生活

在死河浜中，泛绿的河面鱼虫就多。兴奋的潘文宝迫
不及待地在河面乱撩一通，我一把抢过网兜，先将河面
上的垃圾、杂草撩掉，再贴近水面慢慢地反复兜撩，左
一下右一下，大量的鱼虫就“落网”了，倒入盛着河水的
铅桶里。到了中午时分，烈日高照，我们提着满满两铅
桶鱼虫凯旋。弄堂小伙伴蜂拥而来分享战利品，甚至
还有其他弄堂的人来买的。
喂好自家金鱼后，我把剩下的鱼虫捞出来，摊到搓

衣板上晒鱼虫干。那股腥臭啊，招来了不少苍蝇，我只
好时不时地拿起生煤球炉子的蒲扇去赶。鱼虫干晒成

后装进玻璃瓶内，仍有一
股腥臭味，搓衣板上更是
污渍斑斑、味道难除。母
亲皱着眉头，一副想责骂
我的样子，我赶紧借口问
同学作业题，溜之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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